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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山西著名文学家孔天胤在汾州北有园
林叫文苑清居，在文苑清居园林东侧，孔天胤购
置六亩荒地，建设了嘉树园，内置兰雪堂，取李
白诗句“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因地制宜，
嘉树园园林之正北为一高台，上有三株大槐树
槐荫如幄，建为隐居台，槐树旁掘甘井一孔。隐
居台之东南方向布置了一列轩廊建筑，名曰湛
绿轩即兰雪堂。兰雪堂前隐居台之南拾级而
下，进入百花丛中，百草丰茂，绿树为栏。兰雪
堂之西南则是果园，春日桃杏，夏日瓜李。兰雪
堂南则造一假山，假山造型多样，有经生负笈、
童子献花等造型。

看来兰雪堂是嘉树园的主体建筑，以三槐
常绿，井水湛洌，考虑命名湛绿堂，后来改为兰
雪堂。几十年后，江苏拙政园出现了南方的兰
雪堂，拙政园之兰雪堂构景与孔园雷同，或许存
在借鉴了山西园林。

起建兰雪堂园林用意何在？孔天胤在《增
置苑东树园记》一文中说：“余每爱韩宣子聘鲁，
宴于季氏之嘉树。赋诗归美，穆如清风，今吾此
三树殆亦嘉矣”。

嘉树园兰雪堂，寄寓了《左传》晋国韩宣子与

鲁国季武子之间的历史故事。春秋时，晋国韩宣
子去鲁国访问，宴会上韩宣子唱了一曲《角弓》诗
歌，期望国家安宁，鲁国季武子很受感动，遂邀请
韩宣子去家里做客。韩宣子来到季武子家，看到
院子里有一株树，大为惊叹，赞美其为“嘉树”。季
武子说：“我一定好好培养这一棵树，这就是您的
遗爱甘棠”，意思是既然韩兄赞美这颗树，我也一
定要好好爱护他，表达对韩兄的热爱。

孔天胤说自己非常喜爱韩宣子，喜爱他访
问鲁国的时候吟诵了穆如清风的诗句。关于

《小雅·角弓》的主题背景，《毛诗序》说得明白：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亲九族而好谗佞，
骨肉相怨，故作是诗也。”就是说韩宣子所唱《角
弓》，是粉刺帝王亲近小人，而疏远君子疏远兄
弟。孔天胤借用韩宣子的故事，称自己兰雪堂
中三棵树也是嘉树，显然也是隐喻嘉靖帝亲近
小人严嵩，而疏远君子的社会现实。也隐喻自
己作为庆成王外甥，被认为是外戚，不允许在京
城任职，而遭到严嵩之流的打击迫害。嘉树园，
充满了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笔者认为，嘉树园兰雪堂疑似寄寓了《金瓶
梅》，所以兰雪堂可能是孔天胤为纪念《金瓶梅
传》完成而建的。其一、兰雪之兰可以暗示兰陵
笑笑生。孔天胤暮年以《清夏嘉树园》为题感
叹：“嗒然吾笑我，所守一虚玄”，是对自己笔名
的注解。其二、嘉树园，寄托了对朝廷亲小人远
贤臣的不满。那么韩宣子的歌曲之主题就是

《金瓶梅》之怨言，晋国韩宣子为孔天胤自喻，鲁
国季武子家为小说托写地，也是韩宣子吟诗作
赋穆如清风的地方。暗示《金瓶梅》为山西人托
言山东之作品所谓“借海杨波”。其三、隐居台
上的可以传之后世的三棵树是否象征《金瓶梅》
小说里的三位女主角？而旁边的一口井象征西

门庆，西门庆号四泉即四口井的意思。湛绿堂，
即井湛槐绿的意思。其四、一井三槐是有生命
的，神理即神灵灵魂，说槐树与水井的灵魂交相
辉映，孔天胤将井视为夫，将三树视为三位妻
子。其五、孔天胤认为，情深而文明，有天地纯
情，这个应该是赞美自己的文学作品的，就是赞
美《金瓶梅》因为真情实感，所以文采飞扬。孔
氏园林中有长春洞一景，而《金瓶梅》里有藏春
洞景点，恐非巧合。

兰雪之雪，如果从《角弓》一诗取字，即“雨
雪浮浮，见 曰流。如蛮如髦，我是用忧”。雪
在这里表达一种忧虑国家的感情。兰雪堂者，
兰陵笑笑生之为国忧伤处也。关于兰雪堂的得
名，孔天胤记载说：“白云康老易之曰兰雪，今名
兰雪堂”，白云康老为孔天胤晚年自号，其文集
中多次出现白云康老，或者借用李白句：清风洒
兰雪。

孔天胤晚年对嘉树园进行了扩建，增加了
愚公园和翠虚亭。万历二年，《翠虚亭记》写道：

“亭南据雉堞之垣，北对兰雪之堂，东接圃，西连
文苑之居，中留芙蓉之沼”。孔天胤说自己梦见
皇帝吩咐自己做了翠虚亭长。《兰雪斋散录记》
则记载了孔天胤将慧远的《庐山记》和道林的

《逍遥篇》刻写碑版立在兰雪堂外，供自己天天
欣赏，以表达隐者的自得。道林评品庄子《逍遥
篇》今已经失传，如能出土孔天胤刻本，将是文
学之幸事。

孔天胤建兰雪堂后五十年，明崇祯八年
(1635)，苏州拙政园修成兰雪堂第二，成为拙政
园入园游赏的第一景。

寄拙园名迟于拙政园五十年，而拙政园兰
雪堂名则迟于孔天胤兰雪堂五十年，二者之间
的密切联系，或许已经永远成谜。

战 友 ，我 永 世 的 兄
弟。当秋天悄然来临，你像
一阵金黄的风，绚烂了鲜红
的军旗。2年、5年或更长
时间，当我们张开有力的臂
膀，在阳光下紧紧相拥，奔
涌 的 泪 水 晶 莹 了 蓝 色 履
历。就要告别军营了，有些
情感，就连语言也表达不了
深意。也许，在站台，我唯
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向你敬
一个军礼。

战 友 ，我 永 世 的 兄
弟 。 铁 打 的 营 盘 流 水 的
兵，这句话多么熟悉。可
你是否知道，水已融于血，
沸腾在我们的脉搏里，并
滋润着青春的故事，茁壮
着青春的记忆。

战友，我永世的兄弟。
当你跨上列车的那一刻，一
个回望的眼神，让我读懂了
不离不弃。尽管我们有过
激烈的争执，发过暴躁的脾
气；尽管我们因为响亮的呼
噜，彼此不理。可时间是一
剂良药，让我们慢慢体悟
了，战友情比其他感情更深
的含义。

战友，我永世的兄弟。你可数过，训练场上我
们洒过的汗水，究竟有几滴。那棵已经长高的小
白杨，每天都在吐纳我们粗重的呼吸。还有哨所
上空的那枚月亮，早已把清辉涂满我们的军衣。
还有手中的那把钢枪，射出的子弹，正在呼啸忠诚
的回音。

战友，我永世的兄弟。今天，你就要回故里。
刚才的饺子是我们一起包的，每一个饺子都沾着
离别的泪滴。这里面的滋味，或许 20年后我们才
能尝得彻底。

战友，我永世的兄弟。握个手，敬个礼，然后
扶正你的行囊，让我把最美的祝福传递给你。此
时，最好来一场淋漓尽致的大雨，来来往往的行人
就不会看到我们的泪滴。这样多好，当汽笛再一
次响起，我们都要含着笑，等待多年之后，那场依
旧难分难舍的相聚。

战友，我永世的兄弟。列车已经走远，而我还
站在原地。今天与你分别，明天无论走到哪里，不
管经历什么，我们都是永世的兄弟。

一直喜欢碎花
裙，记忆中的那种，
带着时光的味道。

裙子有着天空
一般的颜色，清清
淡淡，像素颜女子
不施粉黛的脸。细
碎的花朵，肆意地
落在裙子上，有小
雏菊，有满天星，还
有叶子和向日葵。

看 着 这 裙 子 ，
仿若到了乡下，泥
土的清香，袅袅的
炊烟，就那么猝不
及防地出现在了眼
前。几株狗尾草，
已然结了籽，绿油
油的，在风中摇头
晃脑。蝴蝶来了，
蜜蜂也来了，围着
碎花裙评头论足，
我立在外婆家的庄
稼地里，感受这美
好的田园风光。

傍 晚 时 分 ，炊
烟就跳起了欢快的
舞蹈，家家户户忙
着生火做饭。那时
的饭菜充满了柴火
的味道，一日三餐，
外婆总是抱一大堆
玉米棒、干树枝什
么的，放进炉膛后燃一根火柴，顷刻柴
火就“毕毕剥剥”响了起来。这时把铁
锅架在炉火上，热油，炒菜，把劈好的木
柴一段段放入炉膛，火光摇曳亲吻着锅
底，锅里的菜咕嘟咕嘟，氤氲着庄稼纯
朴的味道，惹得人直流口水。等到柴火
燃尽，在炉底成为一段褐色白色的清
灰，我们这几个熊孩子就会找一些小土
豆埋在里面，很多时候总也忍不住一次
次将它们刨开看能不能吃了，结果还是
半生不熟，只好又扔掉了。

也 会 烤 玉 米 棒 ，也 是 好 吃 得 不 得
了。小时候，每到玉米快成熟的季节，
外婆就会提前剥点玉米棒子回家烤着
吃，这可是我最喜欢吃的美食。将玉米
的外皮去掉，保留一两层最里面的皮，
锅中放水，放入玉米棒子，大火煮开后，
转中小火煮熟。那时候用炭火烤，烤出
来的玉米黑乎乎的，但焦香焦香，很有
嚼劲。常常没等烤好，我就忍不住流口
水，烤好后，也顾不得烫不烫，就迫不急
待拿起来啃着吃，吃罢后，小手和小脸
都变得黑乎乎的。外婆说瞧你的碎花
裙成什么样了，我低头一看，果然是乌
漆麻黑，碎花裙也成黑花裙了。没办
法，都是馋嘴惹的祸呀！

到了晚上，我会坐在院子里看天上
的星星，一颗一颗，亮晶晶的。外婆说
这个是牛郎星，那个是织女星，还有的
看着像勺子的样子，每次数着数着，我
就数花了眼，结果一晚上也弄不清到底
有多少星星在眨眼。月亮也来凑热闹，
在白莲花般盛开的云朵里穿行，停停走
走，好不惬意。邻居们摇着蒲扇闲话家
常，说今年的收成不错，眉眼间都是开
心的笑容。

小时候，村头那个大水池里有好多
好多的水，那时外婆总喜欢带我去那里
玩，洗花手绢，洗沾满泥巴的手。我穿
着碎花裙，在水池边捉蝴蝶，看小蝌蚪
在水中游来游去，大大的脑袋，长长的
尾巴，可爱极了。

到后来，长大了，却还是一直喜欢碎
花裙，每次看到，心里都会觉得特别的温
暖。也买过几条，各种款式，各种小碎
花，却还是想念小时候的碎花裙，那种带
着烟火气息、带着时光味道的感觉。

美丽的碎花裙，承载着我儿时的记
忆，童年的纯真，岁月的过往。就像妈
妈做的饭菜，每每回想起来，总是唇齿
留香，难以忘怀。

汾阳孔天胤“兰雪堂”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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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故乡的夏天总是倏然而至。
“知啦，知啦”，岚城河两岸的蝉和青蛙

总会此起彼伏地赞美夏日的种种欢乐，六孔
桥下清澈的河水依然流淌着，把满腔的绿意
不知疲倦地沃灌着故乡的田园，走过春，走
到夏，走过年年岁岁！

故乡的夏天，如同上帝用心调制的一块
调色板——它光彩夺目，色调空灵，层次分
明。瓦蓝瓦蓝的天空，一腔碧绿涌动的岚城
河，青灰色的手工瓦，斑斑驳驳的黄土矮墙，
漫天峁之外青山一重又一重，涨红脸膛的高
粱，青翠欲滴的小辣椒，还有那五颜六色的
牵牛花，在故乡山野之风满是爱意抚摸之
下，翩翩起舞。

故乡的夏雨，最是令人充满怀想。故
乡的夏雨，俗称“过云雨”。总是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云销雨霁，故乡便沉浸在一大
片久违的青绿之中——温柔旖旎，细腻丝
滑。更为神奇的是，民间传说，雾气迷离的
庙梁之下，每逢紫宝石时隐时现的时节，老
天爷就会给村里的百姓带来风调雨顺的好
年景。顺着黛绿色的瓦檐，成群结队的水
滴飞流直下，自然自如散落在青石板石阶
上，恍然就有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
想必，宋徽宗穿越时空，梦回岚城，太平盛
世，歌舞升平，人间只此青绿，该会有更熟
悉的感受吧！

雨过天晴，幽微的青草香，飘零的泥土
香，还有散发着各种诱惑的桃李的香味，纷
纷涌进大家的鼻孔，无情地勾引着大家肚子
里的馋虫呢！

彼时，我们哥几个总是喜欢拽着奶奶的
衣襟，陪着她老人家慢慢走过小镇的青石
街。五分钱的老冰棍凉透心哇，糜子粉上配
得是芥末哇，锄片饼子垫的是红糖呀，圪崩
崩吹塌没弄弄……小镇经营者的手艺都是
来自祖传绝学，且绝对价格公道经济实惠。
依稀记得，小的时候，我们曾经躲在奶奶背
影织就的阴凉下，慢慢悠悠地抿冰糕棍棍的
场景。冰糕棍棍上有糖有蜜吗，值得孩子们
如此咂摸，反复玩味？

如今，青石街依旧，可奶奶不在，这么温

暖的记忆就是在梦中也是一种奢求啊！
走到仓街的尽头，便是程氏书房院遗

址。历经岁月侵蚀，祖先们的荣光已经风云
流散，书院只剩残垣断壁，唯独那一棵粗壮
的古柏树墩守护着寂寞的书院，那些隐藏年
轮里的曲曲折折只能向同病相怜的丁字街
诉说。听奶奶说：“这棵千年古柏下，曾经有
过一个程氏书房院。精工打造的桌椅，布置
高雅的教室，端庄严肃的先生，都是一时的
上上之选呢！”。

相传，程氏书房院学生多，班级多，坚持
时间长，不知帮助多少人跳出了农家踏上了
仕途实现了梦想。可惜，后来世事变幻，新
学兴起，书院便日渐式微，就慢慢湮没在了
时光的长河里，成为了不可提及的过往。言
语之间，奶奶脸上尽是掩饰不住的叹息与无
奈。

恍惚中，我缓缓地伸出手臂，慢慢地闭
上双眼，小心翼翼地触摸着这树墩的年轮，
这就是我们岚城千年岁月的褶皱啊，这就是
我们祖先们曾经的荣耀啊，这就是宋柏脚下
开枝散叶的梦想啊，这就是程氏书房院里经
久不衰的琅琅的书声啊……

千年古镇，青石为阶，黄土垫道，蝉鸣四
起，微风吹拂，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
来，柴门缓闭——此时此刻，远行游子慢慢
悠悠地依靠着城墙，小心翼翼地把那一根珍
藏已久的冰糕棍棍抿了又抿，心灵就又好像
得到了一种长久未得的安慰。

缓缓睁开双眼，晚霞灿烂，炊烟升腾，微
风过耳，世界其道大光——奶奶颠着小脚在
河边来来回回地徘徊，深情地呼唤我们兄弟
的乳名，而我和兄弟们正在深水下快乐地畅
游，举着荷叶伞一波一波晃晃悠悠地漫过她
老人家的脚下。

“啊呀，我的爷爷们啊，快些些上来！”看
着奶奶满脸紧张的样子，我们笑得几乎呛了
水。

……
栖鸟打翅轻抚水，绿柳垂条锦鲤游——

潺潺的岚河水川流不息，至今吟唱着故乡夏
日里那些无人问津的歌谣。

故乡的夏天
□ 程建军


